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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
「人比人，氣

死人。」為人
父母者，想必
對此都感同身
受。可是，教
育起孩子來，

卻無一例外落下一個通病，愛將自
己的孩子和別人家的孩子比較：
「別人家的孩子怎麼怎麼（好），

而你卻這麼這麼（糟）！」
無怪乎，一個名為《別人家的

孩子》的帖子迅速走紅網絡！ 「從
小我就有個宿敵叫 『別人家的孩子
』 。這個孩子從來不玩遊戲，不聊
QQ，不喜歡逛街，天天就知道學
習。長得好看，又聽話又溫順，回
回年級第一，不讓人操心……」

此帖的火爆，從另一個側面反
映了父母的育兒過程中，普遍存在
心急和焦慮。一急之下，就將 「別
人家的孩子」的好，來映襯自己孩
子的歹。到後來，也不管別人家孩
子到底好在哪裡，是不是真有那麼
好，就隨口胡編，滿嘴跑火車。

也許，父母們過於迷信 「榜樣
的力量是無窮的」，生生忽略了
「人比人，氣死人」所帶來的內心

傷害。是父母在教育孩子方式方法
欠缺，更是競爭激烈的當下，望子
成龍所形成的心理焦慮。揚別人家
的孩子，貶損自己的孩子，初衷是
好的，目的也是好的，無非是想讓
孩子 「知恥而後勇」，在自省自知
中不斷進步，在靠近榜樣的同時，
登頂成功。

然而， 「別人家的孩子」到底
好在哪，為人父母者卻頗為迷茫，大都是自己臆想
罷了。 「別人家的孩子」的好，羅列出來，無非就
是──聽話，懂事，好學，成績好，能考上名牌大
學等等。都說華山不只一條路。成功的路徑，又何
止千萬呀？別人家孩子的好，就真的是成功的典範
嗎？我看未必。再有，一些父母虛構出 「別人家的
孩子」好來激勵孩子，這不是引孩子走向成功，而
是在用謊言搭橋，到底能引孩子去到何方呢？想來
都有些害怕。

先擱置 「別人家的孩子」的諸種好，單說父母
將自己與別人家的孩子比較，這很容易讓孩子產生
逆反心理。孩子一旦逆反起來，再怎麼教育，或者
說教訓，都難於取得成效。

誇別人家的孩子，貶自己家的孩子，這種 「揚
短避長」式的 「激勵教育」，我看還是少一些為好
。盲目地橫向 「攀比」，很難比來孩子的優秀，甚
至適得其反。

不怕貨比貨，就怕人比人。為了自己的孩子健
康快樂成長，還是少拿自己孩子的短和別人家的孩
子的長作比較吧，應該更多地將自己孩子今日的優
去比過去的劣，讓孩子在獲得成就感的同時，自信
自主地選擇適合自己的成才之路。

莫讓 「別人家的孩子」成為自己孩子的宿敵，
教育專家告誡我們： 「任何別的孩子成功案例僅供
參考，決不能試圖拿來複製。要結合孩子自身的特
點，不能 『刻舟求劍』 照搬成功摸式。家長應該多
關注成功者的外部因素，努力營造與之相似的家庭
環境，不要再讓 『別人家的孩子』 成為你孩子的
『宿敵』 ！」

網
絡
時
代
想
成
名
，
有
一
條
捷
徑
，
一
裸
成
名
。
這
彷
彿
是
這
個
時
代
的

流
感
，
有
傳
染
性
，
讓
人
不
舒
服
，
卻
又
無
以
避
免
。
所
有
的
裸
，
都
帶
有
傳

奇
彩
色
，
或
明
或
暗
的
寓
意
，
繽
紛
得
迷
亂
人
眼
。
至
於
一
裸
所
獲
的
名
，
是

善
是
惡
是
美
是
醜
，
那
就
看
各
人
所
好
所
需
了
。

有
一
對
農
民
工
也
在
網
絡
裡
裸
呈
自
己
，
光
着
膀
子
，
眼
微
閉
，
滿
是
沉

醉
，
十
分
投
入
地
對
着
一
個
話
筒
，
從
嗓
子
深
處
吼
出
自
己
那
充
滿
蒼
涼
的
歌

聲
，
其
中
一
位
手
裡
還
夾
着
半
支
正
燃
着
的
煙
…
…

想
必
你
已
經
猜
出
來
了
，
這
就
是
在
二
○
一
一
年
央
視
春
晚
舞
台
上
大
放

異
彩
的
農
民
工
組
合
︱
︱
旭
日
陽
剛
。
他
們
是
當
下
一
﹁裸
﹂
成
名
的
典
範
，

只
是
他
們
裸
的
不
僅
僅
自
己
的
胸
膛
，
更
有
隱
在
胸
膛
裡
面
的
那
顆
火
熱
的
心

，
以
及
心
底
那
永
不
放
棄
的
歌
唱
夢
想
。

兩
個
卑
微
的
人
，
一
樣
火
熱
的
心
，
因
為
愛
好
音
樂
，
﹁旭
日
陽
剛
﹂
在

打
工
的
北
京
相
遇
，
擦
燃
起
對
歌
唱
的
狂
熱
和
激
情
，
於
是
，
上
演
了
一
段
網

絡
時
代
的
夢
想
傳
奇
。

旭
者
，
王
旭
，
四
十
五
歲
，
河
南
省
民
權
縣
北
關
鎮
王
褚
村
農
民
。
打
小

就
愛
唱
歌
，
平
生
所
掙
得
的
第
一
筆
錢
，
就
買
了
一
把
吉
他
。
王
旭
迷
戀
唱
歌

，
一
直
被
人
視
為
不
務
正
業
的
異
類
，
飽
受
冷
言
冷
眼
冷
遇
。
親
戚
給
他
介
紹

對
象
，
沒
處
多
久
，
人
家
就
踹
了
他
，
理
由
很
簡
單
，
光
唱
歌
，
沒
出
息
。
成

家
後
，
王
旭
對
歌
唱
的
熱
度
不
減
，
丟
下
家
裡
的
果
園
，
一
度
邀
愛
樂
的
朋
友

組
建
了
一
個
歌
舞
團
，
到
各
地
賣
唱
，
卻
是
入
不
敷
出
。
之
後
，
繼
續
回
家
種

果
樹
，
半
道
樹
苗
夭
折
，
結
局
慘
淡
。
改
種
莊
稼
，
還
是

賠
錢
，
轉
行
搞
開
小
雜
貨
舖
，
養
雞
…
…
仍
是
不
行
。
萬

般
無
奈
，
背
井
離
鄉
，
外
出
打
工
。

到
大
西
北
做
搬
運
工
，
建
築
工
地
的
小
工
，
苦
點
累

點
，
他
倒
覺
得
沒
什
麼
，
主
要
是
生
活
沒
有
亮
色
，
歌
喉

得
不
到
舒
展
。
二
○
○
○
年
，
王
旭
尋
夢
到
北
京
打
工
，

燒
鍋
爐
，
擺
攤
賣
水
果
和
煎
餅
，
日
子
總
在
湊
合
中
飛
逝

。
六
年
後
，
他
才
在
一
家
醫
藥
公
司
謀
得
倉
管
一
職
，
生

活
稍
稍
安
穩
了
些
。
一
得
空
閒
，
他
就
去
公
主
墳
、
禮
士

路
等
處
的
地
下
通
道
唱
歌
，
成
為
北
漂
一
族
中
的
流
浪
歌

手
。

剛
者
，
劉
剛
，
三
十
歲
，
黑
龍
江
省
穆
棱
縣
八
面
通

農
民
，
打
小
因
父
母
離
異
，
與
奶
奶
相
依
為
命
，
直
到
十

三
歲
才
回
到
父
親
身
邊
。
小
時
候
，
他
喜
歡
用
奶
奶
的
錄

音
機
放
歌
，
跟
着
旋
律
哼
唱
。
學
生
時
代
，
做
文
藝
委
員

，
用
自
己
的
歌
聲
引
領
快
樂
，
成
了
同
學
眼
中
的
﹁歌
王

﹂
。
十
八
歲
那
年
，
劉
剛
一
身
橄
欖
綠
從
軍
，
當
了
一
名

武
警
。
他
自
學
了
吉
他
，
自
彈
自
唱

，
悅
己
娛
人
，
沉
迷
於
音
樂
世
界
。

上
司
看
重
他
的
音
樂
才
華
，
下
令
他

教
戰
友
們
唱
軍
旅
歌
曲
。
退
伍
後
，

劉
剛
在
牡
丹
江
做
過
服
務
員
當
過
保

安
。

後
來
，
追
尋
歌
唱
夢
想
，
來
北

京
打
工
。
沒
做
幾
天
保
安
，
就
因
公
司
不
景
氣
，
離
職
去

地
下
通
道
擺
攤
賣
光
碟
。
最
窮
的
時
候
，
兜
裡
沒
一
分
錢

，
沒
辦
法
，
他
把
鋁
鍋
賣
了
二
元
錢
，
買
吃
的
。
就
是
這

樣
，
他
仍
然
堅
持
做
流
浪
歌
手
，
在
過
街
通
道
、
地
鐵
站

台
獻
唱
。

那
一
天
，
劉
剛
在
復
興
門
的
一
個
地
下
通
道
裡
正
唱

得
入
迷
，
王
旭
拿
着
吉
他
走
過
來
，
急
問
：
﹁兄
弟
，
啥

時
候
能
唱
完
？
我
想
接
攤
。
﹂
劉
剛
說
：
﹁哥
們
兒
別
等

了
，
我
之
後
這
地
兒
已
經
有
人
了
，
咱
搭
夥
一
起
唱
吧

！
﹂

音
樂
結
緣
，
一
南
一
北
的
兩
人
外
來
留
京
的
農
民
工

，
走
到
了
一
塊
，
成
了
唱
友
，
並
貼
上
﹁北
京
流
浪
歌
手

﹂
的
標
籤
，
將
自
己
的
歌
唱
視
頻
傳
到
酷
網
上
。
可
是
，

這
樣
的
標
籤
，
倣
冒
者
眾
，
後
來
，
聽
朋
友
勸
，
正
式
起

名
為
﹁旭
日
陽
剛
﹂
。

二
○
一
○
年
八
月
，
﹁旭
日
陽
剛
﹂
在
簡
陋
的
出
租

屋
裡
唱
《
春
天
裡
》
，
當
時
，
天
太
熱
了
，
他
倆
光
着
膀

子
，
隨
意
率
性
地
唱
。

朋
友
喜
歡
在
一
旁
聽
他
們
的
歌
，
舉
起
手
機
拍
着
，
要
珍
藏
留
日
後
細
看

。
第
二
天
，
朋
友
將
這
段
很
隨
意
很
粗
糙
的
手
機
視
頻
傳
到
網
上
，
希
望
更
多

的
人
喜
歡
着
自
己
的
喜
歡
。
一
切
朝
着
他
們
意
料
之
外
的
驚
奇
方
向
發
展

︱
當
天
，
點
擊
率
高
達
二
十
多
萬
，
之
後
更
是
驚
人
地
突
破
百
萬
大
關
！

億
萬
網
友
為
這
二
位
在
出
租
屋
裡
唱
歌
的
農
民
工
所
感
動
！

之
後
，
幾
個
大
學
生
湊
錢
為
他
們
做
了
一
個
M
V
，
在
網
上
再
次
掀
起
追

逐
的
熱
潮
，
微
博
裡
都
轉
瘋
了
。
《
春
天
裡
》
原
唱
汪
峰
為
他
們
的
歌
聲
打
動

，
邀
請
他
們
參
加
二
○
一
○
怒
放
搖
滾
英
雄
演
唱
會
。

旭
日
陽
剛
火
了
，
堅
守
多
年
，
終
於
踏
上
登
頂
成
功
的
階
梯
！

他
們
的
熱
愛
化
作
片
片
歌
聲
，
飛
濺
在
聽
眾
原
本
有
些
麻
木
的
耳
膜
，
喚

醒
生
命
深
處
的
沉
睡
已
久
的
狂
放
和
灑
脫
，
讓
世
人
終
於
明
了
，
歌
還
可
以
這

麼
本
真
地
唱
。
生
活
裡
不
能
沒
有
歌
聲
。

苦
唱
多
年
，
這
對
歷
經
磨
難
的
農
民
工
兄
弟
，
終
於
找
到
一
首
唱
給
春
天

的
歌
，
而
且
，
不
經
意
間
，
唱
來
自
己
人
生
的
春
天
。

兜
兜
轉
轉
的
人
生
，
在
迎
來
成
功
之
前
，
莫
不
是
長
久
的
耐
苦
，
持
久
地

堅
持
，
永
久
地
熱
愛
…
…
我
們
期
待
成
功
，
就
是
找
準
一
個
方
向
，
順
着
有
亮

光
的
地
方
，
尋
覓
人
生
的
出
口
，
持
續
地
走
下
去
，
方
可
踏
入
成
功
的
佳
境
。

就
像
旭
日
陽
剛
一
樣
，
唱
着
春
天
的
歌
，
走
進
成
功
，
感
受
明
媚
春
光
，

感
受
人
生
美
好
。

每
個
人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
都
會
遇

到
各
種
各
樣
的
飯
局

。
有
些
欣
然
前
往
，

有
些
不
得
不
去
，
也

有
些
藉
故
推
辭
。
但

作
家
賈
平
凹
，
不
但

不
去
，
反
而
給
飯
局
的
組
織
者
寫
了
一
篇

﹁辭
宴
書
﹂
。
主
要
內
容
如
下
：

﹁今
晚
粵
菜
館
的
飯
局
我
就
不
去
了

。
在
座
的
有
那
麼
多
領
導
和
大
款
，
我
雖

也
是
局
級
，
但
文
聯
主
席
是
窮
官
、
閒
官

，
別
人
不
裝
在
眼
裡
，
我
也
不
把
我
瞧
得

上
，
哪
裡
敢
稱
做
同
僚
？
若
去
了
，
他
們

西
裝
革
履
我
一
身
休
閒
，
他
們
坐
小
車
我

騎
自
行
車
，
他
們
提
手
機
我
背
個
挎
包
，

於
我
覺
得
寒
酸
，
於
人
家
又
覺
得
我
不
合

群
，
這
飯
就
吃
得
不
自
在
了
。

酒
席
上
誰
是
上
座
，
誰
是
次
座
，
那

是
不
能
亂
了
秩
序
的
。
且
常
常
上
座
的
領

導
到
得
最
遲
，
菜
端
上
來
得
他
到
來
方
能

開
席
。
我
是
半
年
未
吃
海
鮮
之
類
，
見
那

龍
蝦
海
蟹
就
急
不
可
耐
，
若
不
自
覺
筷
先

伸
了
過
去
如
何
是
好
？

席
間
敬
酒
，
先
敬
誰
，
順
序
不
能
亂

，
誰
也
不
得
漏
。
我
又
怎
麼
記
得
住
哪
一

位
是
政
府
人
，
哪
一
位
是
黨
裡
人
？
而
且

又
要
說
敬
酒
詞
，
我
生
來
口
訥
，
說
得
得

體
我
不
會
，
說
得
不
得
體
又
落
個
傲
慢
。

敬
領
導
要
起
立
，
一
人
敬
全
席
起
立
。
我

腿
有
疾
，
幾
十
次
起
來
坐
下
又
起
來
我
難

以
支
持
。

我
又
不
善
笑
，
你
知
道
，
從
來
照
相

都
不
笑
的
。
在
席
上
當
然
要
笑
，
那
笑
就

易
於
皮
笑
肉
不
笑
，
就
要
冷
落
席
上
的
氣

氛
。
更
為
難
的
是
我
自
患
病
後
已
戒
了
酒

，
若
領
導
讓
我
喝
，
我
不
喝
拂
他
的
興
，

喝
了
又
得
傷
我
身
子
。
即
使
是
你
事
先
在

我
杯
中
盛
白
水
，
一
旦
發
現
，
那
就
全
沒

了
意
思
。

官
場
的
事
我
不
懂
，
寫
文
章
又
常
惹

領
導
不
滿
。
席
間
人
家
若
指
導
起
文
學
上

的
事
，
我
該
不
該
掏
了
筆
來
記
錄
？
該
不

該
和
他
辯
論
？
說
是
不
是
，
說
不
是
也
不

是
。
我
這
般
年
紀
了
，
在
外
隨
便
慣
了
，

在
家
也
充
大
慣
了
。
讓
我
一
副
奴
相
去
逢

迎
，
百
般
殷
勤
做
妓
態
，
一
時
半
會
兒
難

以
學
會
。

而
你
設
一
局
飯
，
花
銷
幾
千
，
忙
活

數
日
，
圖
的
是
皆
大
歡
喜
。
若
讓
我
去
尷

尬
了
人
家
，
這
飯
局
就
白
設
了
，
我
怎
麼

對
得
住
朋
友
？
如
果
領
導
知
道
了
要
請
我

而
我
未
去
，
你
就
說
我
突
然
病
了
，
病
得

很
重
。
這
雖
然
對
我
不
吉
利
，
但
我
寧
願

重
病
，
也
免
得
我
去
壞
了
你
的
飯
局
而
讓

我
長
久
心
中
愧
疚
啊
。
﹂

今
年
四
月
的
《
雜
文
選
刊
》
，
把
這

篇
﹁辭
宴
書
﹂
當
做
雜
文
來
刊
登
，
接
着

《
報
刊
文
摘
》
又
作
了
轉
載
。
我
不
知
道

賈
平
凹
是
﹁據
實
而
作
﹂
還
是
﹁為
文
而

文
﹂
，
但
每
讀
一
遍
，
都
忍
俊
不
禁
。

其
一
，
覺
得
飯
局
的
做
作
好
笑
。
按

說
，
飯
局
的
主
要
功
能
是
飲
食
，
其
次
是

交
流
。
但
現
在
的
很
多
飯
局
，
都
變
成
了

演
戲
。
設
局
者
是
導
演
，
居
大
者
是
主
角

。
一
切
程
序
，
都
有
約
定
俗
成
的
規
矩
。

說
舉
杯
，
就
舉
杯
；
說
起
立
，
都
起
立
。

主
角
談
笑
風
生
，
配
角
畢
恭
畢
敬
。
為
討

主
角
和
導
演
高
興
，
一
大
群
人
曲
背
彎
腰

，
搜
腸
刮
肚
，
多
像
趙
本
山
的
喜
劇
？

其
二
，
覺
得
老
賈
的
固
執
好
笑
。
賈

平
凹
之
所
以
敢
拒
別
人
的
宴
，
敢
寫
這
樣

的
文
，
不
是
因
為
他
膽
子
大
，
也
不
是
因

為
他
文
筆
好
，
而
是
他
有
名
、
有
位
，
而

且
已
經
一
大
把
年
紀
。
如
果
換
上
一
個
年

輕
幹
部
，
領
導
叫
你
你
不
去
，
客
人
來
了

你
不
理
，
還
幹
得
下
去
嗎
？
可
能
別
人
到

了
處
級
、
廳
級
，
他
還
停
在
﹁無
級
﹂
。

所
以
，
對
賈
平
凹
的
﹁辭
宴
語
﹂
，
多
數

人
只
能
一
笑
而
已
。

其
三
，
覺
得
自
己
的
表
現
好
笑
。
想

一
想
，
如
果
遇
到
賈
平
凹
這
樣
的
飯
局
，

自
己
去
還
是
不
去
？
我
相
信
，
很
多
人
都

會
去
。
不
但
去
，
而
且
還
會
陪
着
笑
臉
敬

酒
，
窮
盡
詞
彙
讚
美
。
平
日
裡
，
大
家
都

討
厭
阿
諛
奉
承
，
都
反
對
卑
躬
屈
膝
。
但

要
真
到
了
領
導
面
前
，
有
幾
個
人
能
把
持

住
自
己
？
誰
也
不
用
笑
話
誰
，
因
為
我
們

的
命
運
，
很
多
時
候
都
掌
握
在
別
人
手

裡
。

宿
舍
附
近
的
膠
林
常
傳
來
貓
頭
鷹
﹁咕
咕
咕
﹂
的
叫
聲
，
每
當
夜

色
靜
靜
來
臨
的
時
候
。

︱
︱
又
來
了
，
那
令
人
討
厭
的
傢
伙
！

︱
︱
園
丘
這
麼
闊
，
偏
偏
飛
到
這
裡
來
打
擾
！

︱
︱
聽
到
牠
的
聲
音
就
不
舒
服
。
假
如
我
有
枝
槍
，
先
要
將
那
傢

伙
幹
掉
！

每
次
當
聽
到
貓
頭
鷹
的
嘶
叫
，
人
們
總
是
議
論
紛
紛
，
說
許
多
近

似
詛
咒
的
話
；
而
且
有
時
候
，
還
有
人
拿
着
手
電
筒
，
撿
了
木
棍
和
石

塊
去
追
趕
，
但
是
頂
多
只
隔
了
一
晚
，
貓
頭
鷹
又
再
出
現
了
…
…

貓
頭
鷹
是
飛
禽
中
的
龐
然
大
物
，
在
膠
林
裡
被
目
為
可
惡
的
夜
鳥

，
和
烏
鴉
一
樣
不
受
人
們
歡
迎
。
貓
頭
鷹
很
怕
陽
光
，
白
天
藏
在
陰
暗

的
地
方
，
不
敢
出
來
活
動
；
直
到
入
夜
，
牠
們
才
四
處
飛
出
覓
食
。
牠

們
以
捕
獵
老
鼠
和
蚊
蟲
過
活
，
對
人
類
有
除
害
之
功
的
惠
澤
。
然
而
，

人
們
卻
總
把
貓
頭
鷹
當
作
烏
鴉
的
孿
生
兄
弟
，
對
牠
們
沒
有
半
句
讚

語
。

貓
頭
鷹
與
禿
鷹
一
樣
，
有
鈎
狀
的
嘴
，
兩
扇
巨
而
有
力
的
翅
膀
；

身
形
像
鳥
，
頭
顱
像
貓
，
這
本
來
已
經
夠
怪
夠
恐

怖
了
，
加
上
兩
個
深
陷
的
眼
眶
，
燈
籠
般
大
的
眼

球
，
使
貓
頭
鷹
的
面
目
顯
得
益
加
猙
獰
可
怕
。
尤

其
在
晚
上
，
那
兩
盞
眼
燈
被
火
光
照
到
，
閃
着
炯

炯
的
綠
光
，
見
了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

在
所
有
的
鳥
類
之
中
，
我
想
貓
頭
鷹
的
叫
聲

最
響
亮
難
聽
的
了
。
如
果
在
萬
籟
俱
寂
的
深
夜
，

那
﹁咕
咕
﹂
的
叫
聲
，
悠
長
又
深
沉
，
數
里
之
外

都
可
聽
到
，
有
震
動
山
林
的
磅
礴
氣
概
呢
！

人
們
討
厭
貓
頭
鷹
，
就
是
因
為
牠
和
烏
鴉
一

般
，
長
着
難
看
的
羽
翎
和
不

堪
入
耳
的
叫
聲
嗎
？
這
個
答

案
應
該
是
肯
定
的
。

人
類
既
自
認
為
萬
物
之

靈
，
當
然
有
超
越
其
他
動
物

之
處
，
對
事
物
的
青
紅
皂
白

喜
愛
厭
惡
，
自
然
會
有
很
明

確
的
判
斷
和
分
析
。
可
是
，

人
們
不
但
抹
煞
了
貓
頭
鷹
對
我
們
的
功
勞
，
忽
略

了
牠
們
捕
捉
老
鼠
蚊
蟲
的
辛
苦
；
卻
因
為
牠
們
的

叫
聲
覺
得
恐
怖
而
產
生
厭
惡
，
所
以
嘲
罵
與
詛

咒
。

這
就
是
我
們
的
人
生
思
維
？
這
就
是
我
們
自

詡
為
萬
物
之
靈
的
人
類
？
我
茫
然
，
也
感
到
無
限

驚
愕
。一

日
午
後
，
我
從
午
睡
中
醒
來
，
屋
前
圍
着

一
群
人
。
我
走
上
前
一
看
，
只
見
地
上
躺
着
一
隻

貓
頭
鷹
，
顯
然
是
身
受
槍
彈
，
看
來
奄
奄
一
息
了

，
但
傷
口
留
下
的
絲
絲
血
痕
依
然
鮮
紅
；
牠
的
身

邊
還
有
兩
隻
嗷
嗷
待
哺
的
雛
鳥
，
張
開
黃
口
吱
吱
叫
。
雛
鳥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命
運
，
想
借
哀
鳴
獲
取
食
物
充
飢
吧
！

﹁我
到
河
邊
拾
木
柴
，
在
樹
叢
裡
發
現
了
一
個
鳥
窩
，
原
來
就
是

夜
晚
出
來
啼
叫
的
貓
頭
鷹
。
﹂
膠
工
洋
洋
得
意
繼
續
說
：
﹁真
是
命
中

注
定
，
剛
巧
有
個
獵
人
經
過
，
一
槍
就
給
打
下
來
了
！
﹂

他
向
圍
觀
的
眾
人
解
說
，
好
像
他
已
替
園
丘
除
去
大
害
，
從
此
夜

間
大
家
睡
得
安
寧
了
。

﹁快
來
收
拾
這
兩
隻
小
傢
伙
！
﹂
他
向
小
孩
子
招
手
。

小
孩
子
聽
到
，
一
起
蜂
擁
而
上
，
嗶
嗶
啪
啪
，
將
地
上
的
兩
隻
小

貓
頭
鷹
打
成
肉
醬
。

近
來
，
果
然
貓
頭
鷹
深
沉
的
叫
聲
稀
落
了
。

人
們
的
愛
憎
是
很
難
捉
摸
的
。
那
些
成
群
結
隊
飛
到
稻
田
裡
偷
吃

穀
子
的
斑
鳩
，
人
們
不
但
不
詛
咒
和
厭
棄
，
反
而
飼
養
在
籠
子
裡
、
恩

寵
有
加
，
欣
賞
牠
們
的
歌
聲
，
免
遭
殺
戮
。
每
次
當
我
經
過
膠
工
的
長

屋
，
看
見
門
前
鳥
籠
裡
的
斑
鳩
，
我
總
不
禁
會
想
：
貓
頭
鷹
和
烏
鴉
，

是
最
可
憐
的
動
物
！

比
不
來
孩
子
的
優
秀

西

壩

唱給春天的歌 陳志宏

賈
平
凹
﹁辭
宴
書
﹂

汪
金
友

貓頭鷹 冰 谷

話
說

﹁慢
﹂

余
仁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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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五

今年是 「十二五」的開局
之年。萬眾矚目的國家 「十二
五」規劃究竟如何，它有哪些
特點和亮點，到底能為百姓帶
來哪些看得見的好處？對此，
溫家寶總理在今次全國 「兩會

」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作了回答。許多人
認為： 「十二五」規劃的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和亮
點是 「一升一降」：與 「十一五」設定的指標相比
， 「十二五」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的預期目標，
將從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七以上；而年均經濟增
長的預期目標，將從百分之七點五降至百分之七。
「升」是加快步伐， 「降」是放慢腳步。

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 「十二五」期間年均經濟
增長要放慢腳步的事。當然 「快」與 「慢」是兩個
相對的概念，比起 「十一五」經濟的快速增長，
「十二五」的預期目標是 「慢」了些，但年均增長

百分之七比起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來其實並不
「慢」。筆者認為，這裡的 「慢」卻是堅持科學發

展觀的結果。這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詹國框所分析的
：從客觀形勢看，中國經過三十餘年的經濟高速發
展，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環境的破壞污染，已經到
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而從主觀認識看，主動調低
發展速度，除了為今後的改革建設留下更為從容的
發展空間外，主要也是出於對民生問題的充分考慮
，以及對於提高城鄉居民幸福指數的考慮。總之一
句話，是以人為本，為了民生。

對經濟建設發展速度，一定要講科學，要從實際出發，用理性
把握分寸。這我們已夠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一九五八
年的 「大躍進」，一味追求 「多快好省」，結果帶來三年困難災害
，光餓死的人就不少。有時 「快」不一定比 「慢」好。

古云： 「欲速則不達」。搞經濟建設不能老強調 「高速度」，
更不能盲目 「大躍進」。在不少具體事情上往往是 「慢工出細活」
，慢反而比快好。譬如文學創作，慢寫能出精品，快寫只能出文字
垃圾。

在建設事業上，科學發展觀告訴我們要快慢適度；而對於百姓
的生活而言，除了收入增長、各方面條件改善盡可能快些外，生活
態度倒崇尚慢。說實話，在當下社會中，人們在競爭性極強的環境
裡 「快節奏生存」，生命被拉緊和拉長，以至生出對 「慢」的高度
渴望。

如今人們生活條件好了，參加旅遊團旅遊的人越來越多，但回
來的人都有 「太快」的抱怨：導遊總把遊客當鴨子那樣的趕，一個
景點一個景點穿梭而過，根本看不仔細，只有浮光掠影，回來早就
忘了，算不上真正的旅遊生活。當然也有慢的時候，那就是導遊帶
你到他的特約商場。

慢生活就是閒適，就是放鬆，能增壽益年。有人把 「打太極拳
」當作貶義詞使用，就是因為它的動作極為悠緩。然而近年來無論
在公園或廣場，或家庭庭院，早晨打太極拳的人越來越多，為什麼
？就因為這一流傳中國千年的拳術，能健身延年，尤為老年人喜愛
──追求慢生活。

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已經歷了太多的快節奏，已取得太
多 「快」的成果，於是開始有人反思一個 「慢」字。慢，不僅是一
種生活態度，也是一種文化，更是一種社會和工作哲理。如科學上
的許多發現和技術上的許多發明，都是 「慢」出來的； 「快」的結
果多是學術不端、造假。如何快慢相濟、 「慢」得必要合理？確實
很值得研究。

台灣近日順利通過 「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條例」（奢侈稅）草
案，而且非常罕見地 「藍綠一條
心」，引起海內外熱議。該奢侈
稅包括對兩年內移轉非自用住宅
房屋或土地將課徵百分之十五、

一到兩年內課徵百分之十的特種稅。
開徵奢侈稅在國際上已成潮流，目前已有美國、

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亞、韓國、日本、保加利亞等
國實施奢侈稅，課徵項目包括珠寶、皮草、名表、豪
華汽車、船舶及飛機等最，稅率從百分之一至百分之
三十三不等，其目的是拉近貧富差距、實現社會
公平。

美國是最早出台奢侈品消費稅的國家，奢侈品稅

成為聯邦政府調節生產消費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重要
手段之一。在美國，價格超過三萬美元的汽車就要徵
收百分之十的奢侈品稅。瑞典的消費稅較高，在百分
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對於昂貴的奢侈品，交
納的消費稅更高。美國NBA等四大聯賽球星的薪金
包括工資帽和奢侈稅，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是 「工
資帽」，百分之五十五就是奢侈稅界線。球員工資總
額超出奢侈稅的部分，將按百分之一百的比例扣除奢
侈稅將會，即超出一美元就得上繳一美元稅金，嚴厲
程度可見一斑。

日本人的貧富差別並不大，也是一個比較務實、
節儉的民族，但日本的 「奢侈稅」卻很嚴格，居民在
餐館用餐超過一定標準就要繳納奢侈稅，此舉有利於
在國民中營造一種厲行節約的氛圍，鋪張浪費被認為

是一種可恥行為，所以在日本的消費場合，很少見到
大吃大喝揮金如土的情景。保加利亞政府於去年作出
決定，開始徵收 「奢侈稅」，其奢侈稅包括對一百五
十馬力以上或排量在三點以上的汽車、遊艇和二百五
十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徵收 「特別稅」。

在香港，為控制房地產飆漲趨勢，特區政府於去
年十一月推出房產調控新政，在既有最高百分之四點
二五印花稅基礎上，針對六個月內、六至十二個月及
十二至二十四個月內轉售的住宅開徵額外印花，稅率
分別為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五。新加坡也
在今年元月將四年內轉手的非自用房地產印花稅，由
原來的百分之三大幅提升至第一年內百分之十六、第
二年百分之十二、第三年百分之八、第四年的百分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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